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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港诗歌港

我猜测，进店的一准是个女的，并且很漂亮。这
是从顾客的反应中得出的结论。

当时，我正给顾客挑选眼镜框。眼镜店的门响
了，站在柜台对面看上去打扮气派的30岁男顾客转头
去看，我招呼他看眼镜是否合适，他没理会我，也没把
头转回来。于是，我也把目光转过去，只一眼，证明我
的感觉是对的。

她站在男顾客身后两米远的地方。一个高挑的
姑娘，大约1.7米的身高，身材苗条匀称，看上去二十
多岁。黑亮的头发，扎成马尾辫，精致漂亮的五官，大
概是喜欢户外运动的缘故，面容呈小麦色。虽然没有
化妆，但看上去非常阳光健康。美中不足的是，长睫
毛下的大眼睛因摘掉近视镜眯成了两条细缝。我心
里为姑娘叫屈，不然长相没得挑剔。

我和男顾客略带不礼貌的打量，并没有看羞姑
娘。她突然意识到什么似地说，哦，对不起，忘记戴
口罩了。一口整齐的白牙闪露一下，旋即被口罩遮
住了。遮住的还有那口纯正的普通话，语调音色堪
比播音员。

店里只有我一个售货员，我摆摆手说，请稍等。
姑娘眨眨眼，我琢磨，她被口罩捂住的嘴角一定是上
翘的。她上前一步，在离男顾客一米左右站定。我
麻利地为他选好眼镜框，出门前他再次回头看姑娘，
那眼睛充满欣赏。我能想到，他被口罩捂住的嘴角
也是上翘的。

大姐，我，我要配眼镜腿。她对我的称呼很亲切，
也很自然。我示意她靠前站，说，好呀，把眼镜拿来我
给你配。她隔着柜台站着，右手插入口袋掏眼镜。隔
着口罩，我听到一声，哎呀。她缩回手，左手捏住右手
中指，一滴殷红的血珠出现在指尖，显然是被口袋里
的尖锐物件刺破的。我赶忙拿来纸巾给她擦了，并找
出创可贴包好。她没有难为情，用小妹对大姐的口吻
说，姐，好了。她又掏口袋，找出一枚徽章，是红彤彤
的党徽。她自责道，什么脑子，又忘戴了。她走到镜
子前，挺胸抬头吸气，站得笔直、庄重，把党徽戴在蓝
色西服的左胸口袋上。姑娘照照镜子，回身给我打个
敬礼，说，姐，我帅吗？

哦，好调皮的姑娘。受她的感染，我笑着说，帅，
真帅，妹！她也笑了，笑得纯真、忘情。她掏出缺一条
腿的眼镜，说，姐，你看。

我拿过眼镜，那是人为施压折断的，问她，是不是
晚上睡觉不小心压断的？

她好奇，姐，你怎么知道？
我笑了，说，一看你就是个冒失鬼！
姐，你不知道，最近太累了，夜里熬不住就睡了，

哪还顾得上眼镜。
我问她做什么工作这样累？她告诉我，她被集团

公司选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宣讲员，忙着写心得
体会，整理宣讲资料。她的语气很自豪，说话不停顿、
嘎嘣脆，吐字像一串玉珠子落到盘子里，优美动听。
我想，哪个帅哥有福气，娶到这位姑娘可太美啦。

我修理着眼镜，她在旁边念念有词。稍有卡顿，
她立刻从背包里掏出资料，翻开瞅一眼，然后迅速合
上书页。拍拍光滑的额头，自责一句。

我把修好的眼镜戴到她脸上，那双大眼透过镜片
立马炯炯有神。呀，姑娘变得十全十美啦。她跳到镜
子前，看了看说，姐，你修得真好，戴着比以前都舒
服。姐，你看，下午在公司大礼堂我就这样，她开口宣
讲起来……

我看着镜子里的姑娘，严肃、端庄、大气、自信，还
有英武。我不自觉地给她鼓掌。

她转身，表情很自然没有丝毫羞怯，问道，姐，多
少钱？

我说免费维修，她露出一对浅浅的酒窝，不好意
思地笑了，要了我的微信，一阵风似地跑走了。十来
分钟后给我发来信息：姐，谢谢，以后配眼镜我找你，
有时间请你喝奶茶。后面是一个笑脸和一个蹦跳的
小企鹅符号。

我回复，先忙你的大事正事，等不忙了，姐请你吧。
眼前仿佛还有姑娘的身影，我心里暖暖的。一个

念头冒出来，下次一定建议她佩戴隐形眼镜。
那样，我就有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小妹妹。

六月是麦收季节，广袤无垠的田野里金黄一片，风吹麦浪，阵阵
清香。小鸟儿也在唱着丰收的歌。

我们家五亩多麦子，麦子成熟时，天不亮我就跟着父母去地里
割麦子。父亲看着黄澄澄的麦穗，脸上满是笑容，母亲则念叨着，等
卖了小麦给我们扯一身新衣服，过年时再多蒸一些白白胖胖的大饽
饽。我比较懒，可一听说吃大饽饽眼睛就亮了，顿时浑身有了力气，
信心十足地冲在前。随着镰刀一起一落，“唰唰”的声音此起彼伏。
割累了，就坐在地上，喝口从家里带来的水。割一会儿，再捆麦子。
捆好的麦子用小推车推回家，我和大姐各推一辆小推车。母亲会奖
励我们一根大冰棍，嘴里咂巴着冰棍，所有的疲惫全无。

有一年麦收，天气预报说近期有雨。晚饭后，父亲就在发愁。
半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父亲披衣下炕，不一会儿，大姐把
我推醒。“二嫚，爸上山割麦子了，咱也去吧。”于是，我被她拖起来
穿衣服、洗脸，去厢房找把镰刀就上山了。月光下，我不情愿地跟
着姐姐往山里走去，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埋怨大姐管闲事。到了自
家地头，就听见割麦子的声音，我俩喊：“爸，我们来帮忙割麦子。”
父亲很惊讶应着：大艳少艳，你俩怎么来了？不用你俩，你俩回去
睡觉。父亲驱赶，大姐不肯回去。一袭月光下，我们割着麦子，一
垄垄麦子被收割在地。晚上干活，不晒人还风凉。有一刻睡意袭
来，我的左手中指被镰刀豁了一道口子。我强忍着没出声。那个
月夜，看着麦地里辛苦劳作的父亲，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麦子推回家，就放在屋后的大街上，排队等脱粒机。等挨到我
家时已是半夜了。夜晚的村庄，机器发出很大的轰鸣声。左邻右
舍一块帮忙，有的往脱粒机里放麦子，有的搬运麦秸，有的在出口
用簸箕接麦粒，还有的撑口袋。时间一点点流逝，装入袋子的麦子
越来越多。母亲喊着，快要忙完了。机器停了，我们抓紧时间收拾
地面，机器被拖走后，我们用推车把麦子推回家。忙完这一切，我
们脸上全是汗渍和麦绒，鼻孔都是黑乎乎的。母亲赶紧压水，让我
们洗脸洗手。

麦子晒干后，放进水泥缸里。一粒粒饱满金黄的麦粒，有土壤
般的朴素，它从土壤里长出来，依旧保持着与土壤相似的颜色，麦子
的形状也酷似农民滴下的汗水。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我们
应该珍惜，拒绝浪费。

在早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日子里，突然产生一种对脆弱生命的无
奈感受，甚至可以说是痛彻肺腑。周围的人，忽然就消失在生命的长
河中。当我爷爷奶奶过世的时候，我开始对人的生老病死有了真切
的认识，再亲的人，到了时候也是要走的。当伯父去世的时候，感觉
人生就像一片海，潮汐一样漫过来，把我们逐渐淹没。去年这个时
候，我的母亲猝然离世，似乎昨日还活蹦乱跳的，一夜间就阴阳两
隔。曾有一位短暂共事过的朋友，刚过知天命之年，突然在网球场上
倒地，送医院后再也没有苏醒过来，让人唏嘘不已。

曾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在母亲去世后，回单位哽咽着说的第一
句话：我没有家了。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旦母爱消失，对远
在他乡的游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打击。没有家了，也就失去了
心灵的皈依和归宿，是人生的一大悲剧。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
掉》中有这样一句“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想
到此，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无奈感更加强烈。

俗话说，人死如灯灭，人固有一死。陶渊明在《拟挽歌辞三首》
中，对生死有着洞彻感悟，他写道：“有生就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
同归人，今旦在鬼录。”“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
同山阿。”生生死死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任何生命的归去，都是大自
然的规律，这个规律并不为我们意志所转移。对生者来说，活着，要
继续活着。读罢东汉蔡邕的《公无渡河》，也许可以让我们对生死的
认识上升到一个特别的境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
公何！”明知不可为而为，像荆棘鸟一样唱完最后一首歌而慷慨赴死，
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精神！

生命短暂，人生不易。无论是幸福与否，快乐与否，我们都要在
生命的线段中，从这头走到那头，走着看着，要心有所想，目有所见，
心有所思，行亦随之，时刻告诫自己，且行且珍惜。

农事
奋飞

收割机在前奔跑
它给大地脱金衣
播种机就没用处
可是它埋下的伏笔

一粒粒玉米良种
兴冲冲嫩芽出世
苗圃似巧手编织的方巾
风吹荡漾浓浓的绿意

壮实的玉米苗儿
它们努力繁衍生息
离怀的玉米棒似婴孩
那是传宗接代的后裔

镜子
邓兆文

退回唐朝
月亮也是一面镜子
铜质

与众不同
这面镜子只用在晚上
照瑕疵

李世民用过了
照出了大唐盛世

如今
其它镜子都破碎了
唯它还在

老百姓
眼里还多了一个月亮
看得更清

午后阳光
彭贤春

转过山坳爬上我的房顶
瓦楞的缝隙
便漏下
他手捧的一些金豆子

我看他的时候，他并不看我
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留下一道影子
有着酷派的一副身架

跨进门槛和我并肩小坐
各怀一门心思
闭口不谈
人间那些是是非非

我递给他一杯茶水
他拱手相让
虚幻的口吻告诫我
光线是分割的入口
里面
有一座宫殿

我没有理会
他走出房门
在台阶上站定
塑一尊金神
满身都是佛光

宣讲姑娘
周红

六月麦飘香
盖少艳

人生路且行且珍惜
姜德照


